
山名月轮，塔称六和，江风习习，绿荫摇
曳，一个特别适宜打坐静悟的殊胜之地，偏是
南面山脚下流经的钱塘江， 时有杭州湾大潮
来袭，由东逆上，或舒缓，或猛烈，隐隐约约的
金戈铁马日夜驰过，震得月轮山枝叶抖颤，战
鼓侵入净地，简直叫人抓狂。

六和塔当然纹丝不动。 人们常把威武伟
岸的六和塔比作将军， 以区别于杭城的另两
座古塔：如美女的保俶塔、如老衲的雷峰塔，
但是听着白天与夜晚各一次的隆隆江潮，塔
里安坐的各式菩萨与塔外寺院的各位高僧，
口里是否会乱了经文？

六和塔本就是为了镇潮而建的， 吴越国
王钱弘俶托延寿大师建了这座威风凛凛的高
塔，就为禁绝潮患，而自东至西的潮水却不买
账，依旧日夜示威，战鼓不歇，口绽莲花的历
代师父会不会在六和寺里乱了方寸？

据说花和尚鲁智深就是在六和塔圆
寂的 。

“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
寂。 ”是他的师傅智真长老给的偈言，无非他
当时参悟不透，尤其是“听潮而圆”，什么意
思？ 一直到坐在六和塔下，听人说了，才猛然
醒悟， 叹一声：“平生不修善果， 只爱杀人放
火。 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 咦！ 钱塘
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这位花和尚
圆寂之后， 为他点火的大惠禅师也有几句偈
言：“鲁智深，鲁智深！ 起身自绿林。 两只放火
眼，一片杀人心。 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
寻。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 ”

这一有趣的文学传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
象征，人们求助神灵以抑制大自然的灾殃，而神
灵的精神指向依旧是“随潮归去”，幽了一默。

说实在话， 吴越国的几位国君都是笃信
佛祖的。 西湖多佛寺就与开国的钱镠大有关
系。 当然，钱镠当时面对“奔驶入城，势莫能
御”的潮患，基本方略还是高筑海塘、开建水
闸，甚至还留下了“钱王射潮”的威武传说，但
到了他的孙子钱弘俶即位之后，终于面对“飓
风拔木浪如山”的现实，痛感“人定胜天”不
行，还需求神护人，故下诏在钱塘江边的月轮
山造塔镇潮。 这塔也造得气派，高五十余丈，

近日，周立波“调侃”穿着汉服的表演者
像“洗浴中心出来的人”，在网上招致漫涌的
回击。 汉服是否像浴袍不知道有人研究过没
有， 那些声讨的队伍估计是不能有这种联想
的。 说到汉服，关联更多的是国粹持守，倒不
是说服饰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而是现代顶级
学府中的“国学”门徒，仿佛汉服加身，领会传
统文化就更容易的样子。

撇开汉服这个外在的形式，不平之声实际
上是基于难以容忍“传统文化知识贫乏”。这是
个高尚的问题，有待学究明鉴。 至于传统文化
散落应该说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 因之在民
间， 很多人重新拾起了重振传统文化的 “国
学”，组织长幼聆听“国学教育专家”的讲座。

与此同时，新近有消息称，明年教育部的
高校专业设置中将首次出现 “国学教育本科
专业”，这对那些先期已经设立国学院、毕业
后却拿不到“国学”文凭的学童无疑是喜讯。

不过相较于现代专业的细分和繁复，笼
而统之的“国学”，抑或是传统文化却是个语
焉不详的概念。 如何开展、加强“国学”教育，
也就是说怎么取舍？ 或者人们寄望以此达成
什么目的之类，客观讲并没有清晰的路标。

厘不清的“国学”
“国学”是很晚近的说法。天朝文明以来，

各路学问家都倾向于自立门派， 迟至儒释道
并立的盛唐之后， 宋代才有了文化人泛指的
“宋学”， 明清以来另一个宽泛的说法是 “汉
学”，而“国学”不过是西学东渐之后与西洋学
问对应的华夏文化限定， 目的是为了对抗西
方的东西。

就如提出“国学”概念的学问家们不明晰
“西学”范畴一样，宽泛无际的传统文化、文明之
类的学问几乎不是个体所能够融会贯通的，“文
化”本身就不是一门学问，如何学？ 所以被封为
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就说：“‘国学’一名，前既

无承，将来亦恐不立。 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
让钱穆大师想不到的是，“国学”生命力强

盛，晚至前些年还有季羡林获誉“国学”大师，
但季先生并不承认这个封号，原因估计不是谦
虚以及吐火罗语和“国学”不搭界之类，问题是
先生不知道“国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学问。

这不只是个人的困惑， 目前的学术界对
“国学”究竟指什么就存在很大争议。 有学者
认为“国学”是“中国（中华）学术”的简称，研
究的是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源流及其发展
的历史轨迹。也有专家认为“国学”是“修齐治
平”之学，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处世态
度及治国理政之术。 不管从什么角度看，“国
学”的意味都几乎是包罗万象：从诸子百家到
历朝历代的杂糅学问， 甚至是那些不识字的
工匠艺术———怎么看都像是文化的范畴，除
了草民不知深浅执迷去学外， 教授们应该是
有所困惑的。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硕士博士多了，格
物致知的勇士们鉴于中小学“国学”教育人
才的缺乏，终于明确在高校增设“国学教育
本科专业”。 与之对应，“国内第一套自主研
发的高中传统文化通识教材” 也将于今年 9
月出版， 分别为 《论语》、《孟子》、《大学·中
庸》和《道德经》。

现在很多家长主张并且坚持孩子背诵传
统典籍，就大师们的感悟来说，现在不懂将
来明白的时候会获益匪浅，这没错，有引导
的学习当然比民间不知取舍的盲目诵读有
益，事实上，这也是从小开展“国学”教育的
重要理由之一。

然而这些选择的内容未必就能代表 “国
学”，就传统文化范畴来说，是按照“西学”的模
式细分儒家、道家科目，还是稀里糊涂的宋学、
经学统揽，“国学”不是应该梳理一下吗？

纲常伦理的守望？
据余英时说，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流

行的“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就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如此不好判断，但国内有国学家

断言“当代社会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没有道
德信仰”，认为加强“国学”教育，借鉴“书院”
模式，可以达成问题的解决。 或许吧，撇开糟
粕精华什么的，在公众通行的认识里，“国学”
就是一剂很好的良药。

近些年， 受域外文明雕琢最深的大都市
上海就有很多家庭转向书院式的 “孔学堂”，
这么做据说是出于对礼仪之邦的回归， 比如
礼义廉耻、忠孝仁义什么的。不去考虑现实场
景和专家推想， 人们内心里对传统的呼唤其
实很大程度上是关涉道德伦常的守望。 与上
世纪初扛旗儒家的文化人办学乡里不同，在
孔孟故里，趋向“性善”的“国学讲堂”在义务
教育尚不发达的乡野落地， 号称一时文明风
雅之气重现……和睦乡里的明确目标之外，
现代文明的意味并不明确。

这种心理不仅在民间漫游， 连主流媒体
都谈论起家风———这个乡土社会中缺少政府
触角的家族、乡治理想。

客观来看，民间“国学”实践对道德礼仪
教育的重视值得肯定，“国学” 或许是人生的
觉悟， 是生活态度， 可以在人心方面塑型人
性，然而，很多时候人们可能理想化地夸大了
其梳理社会的功能。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试想那些让礼义廉
耻崩坏的东西，如背后的欲望驱使，如果没有
从人们的生活中清除掉， 或者说作为人本身
应有的尊严等，君臣父子，忠孝友恭，以及“劳
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国学”中可以找
到吗？ 如果找不到，“国学”又能有多大力量？

何必嗜古成癖

前一阵子看见贵阳孔学堂多彩的活动，
估摸这个机构应该和派到那里“援黔”的王阳
明有关，由王阳明带“国学”到遥远的黔地我
想到了石门坎。这个距威宁县城 140 多公里、
茅塞未开、结绳刻木的边缘之地，因为洋人伯
格理几乎成为西方人眼中的“文化圣地”。

伯格理是循道公会传教士，100多年前他
到石门坎后，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干起了现
代文明勾当：教苗民识字、办学，还要求土著改
变原始、不卫生的生活方式，使这个以石门坎
为核心的苗族社区， 由蛮荒之地一跃而成了
中国西南的文化高地：据 1946年民国的统计，
石门坎的整体教育水平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 其中有

一名叫朱焕章的石门坎受教育者， 大学毕业
后，因才华横溢，蒋中正先生希望他出任民国
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 但朱焕章拒绝
了，他回到石门坎办学。 这是道德品格。

这个真实的社会改变样本告诉我们，社
会和谐和文明进步未必只有“国学”一途。 伯
格理显然不懂“国学”，可以明确的是，他是依
据西方的传统改变了石门坎。

实际上，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自身的传
统都蕴含着优秀的文化，“国学” 不也要面对
“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言词吗？中国人对旧
经典守望了几千年，及至民国，“国学”大师梁
启超都还在讥讽旧文人嗜古成癖， 问题都解
决了吗？ 显然没有。

很多时候人们不自觉地拒斥对传统的扬
弃。就像李鸿章，当他看到日本驻中国公使森
有礼西服裹身的时候，居然教诲说：衣服旧制
是对祖先遗志的追怀，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
存。 可怜李中堂竟然没想到其自身服饰已非
汉服，早已换作了满洲官袍。

传统不是引向复古， 今天国人自豪的高
铁也不是古已有之的东西， 相信将来它也会
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回到“国学”，同样需要
辩证地看，如果真的有所谓国学，那也不是民
粹，更不是局限在古老典籍中的“周礼”，而是
当下国际视野下的文明，100 年前伯格理带
给苗民的东西，今天不就是石门坎的传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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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洲
民间“国学”实践对道德礼仪教育的重视值得肯定，“国学”或许是人生的觉悟，是生活态度，可

以在人心方面塑型人性，然而，很多时候人们可能理想化地夸大了其梳理社会的功能。

本报记者 欧 阳

六和听涛，
战鼓不绝

分为九层，不仅在塔内藏有舍利，塔心室供奉
佛像，尤其是塔顶安装了崇佛的长明灯，这就
在客观上生了灯塔之效， 江面的烁烁有光就
使得钱塘江的夜航大有保证， 也冲淡了江潮
的威胁。从这个角度说，六和塔也算是在某种
程度上“镇”了潮。至于取名“六和”，一般的说
法是来自佛经上的“六和敬”，即“身和同住，
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
和同均”，那佛经叫“璎珞本业经”，是阐释各
种因行的，内容自然深奥得很。

六和塔建成后， 据说江潮确是收敛了许
多， 一种说法是江水的流淌在塔下逐渐成了
“之”字形，所以有所和缓，而我的断想则是随
着沧桑变幻，陆土东渐，大海越推越远，潮水
逆流而上的势头自然就慢慢减弱了， 这当然
要水利专家来加以证实。

不过，自古至今，潮水还是在的，战鼓一
直未能稍息。这一镇压与反镇压的矛盾，其实
也是当今世界的客观写照。 哪怕六和塔毁于
兵火而在南宋复建，塔身改为八面七层；哪怕
明万历年间再加以大规模修缮， 竟至清光绪
年间再度重修，形成“七明六暗”的外观十三
层塔身；哪怕民国、新中国期间多次修缮，都
没有能彻底“镇潮”，由于潮水的上溯而侵入
钱江自来水的取水口， 杭州百姓至今仍会在
自来水里吃出咸味，虽为偶然，仍不能绝，可
见大自然的战鼓还是在响的，有时还很激烈。

我经常走上月轮山， 就近欣赏六和塔的
壮观与雍容大度， 欣赏这位高达六十米的吃
素斋念佛经的将军。这位将军稳稳打坐，总是
不语。

当我闭起眼睛的时候， 风就摇响了挂在
塔檐下的风铃， 那种穿过绿荫播向八方的叮
叮当当的悦耳之声，让我想到了和平，想到了
“璎珞本业经”， 想到了和平与战争的角力与
互动。 谁说这位将军没有发声？

不管战鼓是否还在脚下日夜敲响， 和平
的钟声总是占着上风的，这或许就是“六和听
涛”带给我们的思索。

走下山的时候，我心里孕育了一首诗，取
名就叫《六和听涛》：

如若听见的是怒吼，是焦躁和不安，一种
来自大海的带咸味的反叛，那么，你就是一尊
有军衔的老纳。你的袈裟或者盔甲，是血的彩
妆；你低眉低眼，不动声色，你只让海风做转
经筒，一圈一圈，绕你的八面塔檐。

如若听见的是一种低语， 是钱江顺流的
呢喃，一种来自春江花月的梦幻，那么，你就
是一个参悟的智者。你委托檐下风铃，这灵魂
的声响，向八个方向，捎一份平安。

携六重和谐，坐山海之间。 什么你都能听
见，尤是涛声，或惊雷裂帛，或杀声震天。 打坐
一千年你都这么稳健，只因杭州是你嘴边的一
句经文；或者说，杭州是你脚下精美的竹箧里，
整整十万册带黑瓦的书卷。 和平不能打翻。

我多么喜欢在涛声里与你交谈， 涛声是
战争的宣言，唯有你听得出水里有火，火中有
盐；听得出淡，听得出咸。

天下总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甚清楚；但你
总能用八面风铃，这杭州腔的梵音，每天，将
涛声翻译成土地，将土地翻译成长天，将长天
翻译成永恒，并且，让永恒收拢翅膀；往往是，
收拢成一只鸽子，降于塔尖。

来六和塔，不仅听涛，还听风铃，这灵魂
的一问一答，这一江战鼓的梵语方言。

这历史的沉默与叹息， 这民族命运的浪
舒浪卷。

漫画/李法明“杂学”拾遗？

追问“国学”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
莉花，芬芳美丽满枝丫，又香又白人人夸。”一
首民歌，曲调优美、委婉动听，听着小曲，仿佛
闻到花香，观到花影。 论花，茉莉花算不上花
中的美女子，它洁白素雅，没有花的雍容，没
有花的娇艳，然而，却以花香获人心。

在福州，茉莉花是市花。福州人对茉莉花
情有独钟，喜爱有加。 驱车往乌龙江畔，花儿
连片绽开，阳光映照带着晨露的花，花瓣晶莹
碧透。花季时，你会瞧见上市场买菜的女子顺
手买一小袋织网装着的茉莉花，挂在家中，香
溢满屋。白日里，一些卖花人手拎一袋袋茉莉
花，沿车叫卖，爱花的司机会摇下车窗，买一
小袋，挂在车前，香气沁心。

茉莉花香。这香，香的清淡、香的清爽。闲
暇时，从花袋里挑出一朵，屏气闻之，让人神
清气爽。 花有浓香，热烈、奔放；有异香的，香
味独特，因为她的异，有人喜之，有人厌之。在
我的印象中，能够将它入袋作为商品卖的，只
有茉莉花和玉兰花，这两种花，色相同，味相
近，这香，不在浓而在弥远，虽是淡淡的，却可
以在较长的时间里留住这香。

福建人喜茶， 茶的品种也多： 武夷大红
袍、安溪铁观音、宁德坦洋功夫、福鼎白茶、漳
州南靖的白芽奇兰，这些茶，只是就茶制茶，
在茶树的品种、茶的制作方式上下尽功夫、花

尽心思， 唯有福州的茉莉花茶是茶与茉莉花
的结合。记得那日，在福州北峰郊外的一处茶
场，听茶场主人讲花茶的制作工艺。场主把茶
比作阳，把花比作阴，花茶是茶与花的绝配，
是阳与阴的结合。

这茶与花的绝配， 不是茉莉花与茶叶简
单的糅合，倘若这样简单的糅合，花茶泡在杯
中，茶叶沉于杯底，花瓣浮在水面，可以说只
是形式上的糅合而非精神上的融合。

茶与花的绝配，是见茶不见花，把花的精
髓沁入茶中。清晨，采花人和采茶人踏着晨露，
将带着露水的花和茶采摘下来，集中于茶场。
花与茶的结合，最讲究的是窨制。 将花与茶糅
合在一起，在结合的过程中，依靠着互相间产
生的热气，花吐发出花香，茶吮吸着花香。如此
反复，茶吸入了花的神，分离了花的形。

看了茶工窨茶的过程， 抓起一把已被茶
叶吸尽香气但依旧洁白的茉莉花，手留余温、
心留余香，更添了对茉莉花的喜爱之情，更体
会到这花的精神：它消耗着自己，却留香与他
物他人。

泡一杯茉莉花茶，注目茶杯，根根茶叶，
悠然垂落于杯低，青绿垂叠，一片旺茂；一股
清气，缭绕于眼帘，一股清香，沁入于心。茶香
中含着花香， 花香中含着茶香， 更让人体会
到，花影虽去，花神犹在。只要神在，影终不会
离去。 品茶时，我们既品到了花的精神，眼帘
更浮现茉莉花的影子，花白如玉的影子。

那花，讨人喜。

花素香袭人
筱 陈

清平乐(新韵)
西风问答

凭栏极目，
日暮云低树。
沙朔气雄霜漫路，
借问西风归处?

平生天上人间，
征蓬塞北江南。
莫道沉浮倾侧，

诗词二首
□刘继臣

眼前万里河山。

七律(新韵)
“十一”登楼

金风伴我上高楼，
百里红都一望收。

广厦连天云爱暖，
繁花遍地叶知秋。
两番大雨涤十月，
同样韶晖照九州。
吟罢西山余落日，
心逐鸿雁意方遒。

资讯快递资讯快递

孔紫工作室 2015 届师生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 7 月 1 日，“神与物游———中国

国家画院孔紫工作室 2015 届师生作品展”
在北京乐木文化艺术空间开幕， 展出 18 位
学员的优秀国画作品百余幅。

作为中国画画家，专心艺术之道，采撷
无尽的生活之美、艺术之美，是一种境界，亦
是一种探寻艺术真谛的悟道实践。 孔紫老师
评价：“抱有一颗简单朴素而又赤诚的心怀，
在这里汲取营养，获得理念，向优秀艺术家
之路攀登，是极其值得欣慰的。 ”据悉，此次
展览展期为 10 天。 （赵春青）

欧 阳

正在经历的孤独，我们称之为迷茫。 经过的那些孤独，我们称之为成长。 赵春青 画

中铁四局新增 23 名女摄影家协会会员
本报讯 近日， 中国中铁四局 23 名女员

工被正式批准为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
在中铁四局的发展进程中， 女员工是各

个领域中活跃的一个群体。 她们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拿起相机，用镜头聚焦记录恢弘的建
设场景，创作出一批题材丰富、内容多样的精
品力作。

据介绍，中国女摄影家协会成立于 1995
年，是中国文联主管的国家一级社团组织，会
员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
组成。 （牛晓筠 舒郁仁）

如果说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只是从经济角

度考虑的话， 重振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恐怕就
不是单纯的经济立场那么简单。

现在俺们国力强盛，大国身形跃然面世，
自然也无需再隐忍的掩饰，要说呢，这本身也
没什么问题，作为大国、强国，当然不能止于
经济、技术等层面的话语声响，文化内涵的软
实力，诸如人生态度，或者还有面向未来的理
想模式之类，无疑也需要有引领未来的范式。

于是， 强大的国度里很多人不经意间就
昂扬起来，人们发现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各色
各样的人辉光熠熠，在文化“软实力”方面，自
然也散射出大国心态。

文化是不是有大国，我是没整明白，不过
按传统来说， 中土的土著们是不缺大国情怀
的，比如盛世时代的万国来朝，特别是周边蕞
尔小国翻山越岭、踏浪渡海遣使求学，布袋里
装点鸡毛回去后就号称“小中华”什么的。 这
在农耕社会， 所指当然就是文明礼仪之类的
文化软件了。

大约就是基于这样的追求， 有媒体号召
作为现代崛起大国，老百姓需有相称的心态。
话说得相当正确，只是，当我们在文化上也投
射出这种心理的时候，多少有些让人迷糊。

想来经济体量膨胀后“强大”的天朝显然
希望不仅在经济舞台上拥有话语权，还希望在
文化上也有突出的斩获：循轨西方轨迹多年的
国人，觉得在文化领域，这个西方文化营造出
的“世界”舞台上，俺们作为大国也必须领受
“大国”待遇。如前些日子的上海电影节所标称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激进者或者还有更多
的愿望，麦家就说：“今天我们是怎么迷恋他们
的，明天他们就会怎么迷恋我们。 ”

不知道大家是否都急切地希望， 或者自
以为有财力支撑后应该有强大的声音存在，
只是，与用“钱”衡量的经济体量不同，文化到
底能否用先进落后的标准来衡量， 本身就是
一个问题。 而曾经以为自己代表先进文明的
西方世界， 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自身所谓
先进文化的反思：也许科技是发达的，国力是
强盛的， 但文化未必就比那些过着古朴生活
的“野蛮人”先进。

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 话语权的认可需

要相互的了解和尊重，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影
响力基本不取决于经济体的强大与否， 就如
美国人追捧的小说《追风筝的人》，说的就不
是美国佬的事，阿富汗也不像大国，更不好说
是不是文化也很强大。

如果执意要归类于此， 曾经相信他们强
大的力量背后有文化因素而“迷恋他们”的我
们，怕是正在歧途上漫游了。放眼当下理不清
的社会乱象， 一个充斥着泛道德批判的文化
环境，真的是经济强盛的因素吗？ 消费主义、
物欲享乐、环境损毁，这些会是大国崛起背后
真实的文化基因？ 太不靠谱了吧。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话题其实是老生常谈

了， 而关于新儒学可能会给人类营造出未来
路向的说法， 其实在中国强大之前就曾经是
流行的思潮，不仅华裔学者热衷于此，即使是
当下的西方，也有蓝眼睛黄头发的大胡子“执
迷不悟”，当然，也有大师级人物研究称南美
丛林中的一些“原始文化”更“先进”。

就此而言，所谓的文化强大、弱小，以及
先进落后难以给出适当的解释。实际上，一种
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可能和讲述者没有

太多的关系， 文化的影响力几乎不取决于散
播者的说法———她不是市井的评书那般，有
意思就有听众，而是取决于受众要取舍什么，
这取决于人们置身的现实社会投射在心理上

的投影，如果现实影响不符合感悟，即便再深
刻，再有洞见，也未必会触动那些“麻木”的心
灵，比如梵高，人们在他故去多年以后才有叹
息之声。

诚然，“世界” 会不会听咱们的故事多少
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关， 但更取决于共同的
价值认同以及普遍认可的理想诉求， 是基于
道德和价值因素，那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了，
和经济实力基本没有切近的关联， 您当然可
以把“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人家听不听是
由不得您的，这和内心虚拟的“大国”心态一
点关系也没有。

文化焉能有大国心态


